
﹁
三
少
奶
的
丈
夫
﹂﹁
人
狗
之
間
﹂﹁
主
僕
恩

情
﹂
﹁
人
約
黃
昏
後
﹂
﹁
補
鑊
佬
﹂
﹁
釣
魚
郎
﹂

﹁
小
丑
情
淚
﹂⋯

⋯

不
是
什
麼
電
影
戲
名
，
也
不

是
什
麼
時
代
曲
的
曲
名
，
而
是
瀏
覽
香
港
電
台

第
五
台
戲
曲
節
目
表
時
，
偶
然
看
到
的
粵
曲
曲

目—
—

這
些
粵
曲
連
同
京
越
潮
等
戲
曲
，
大
都
來
自
上

世
紀
四
十
至
六
十
年
代
黑
膠
唱
片
。

這
些
戲
曲
，
本
來
另
一
電
台
曾
同
樣
擁
有
，
據
說
某

年
節
目
大
革
﹁
新
﹂，
給
當
年
新
上
任
當
權
話
事
的
新

潮
台
長
視
為
﹁
老
土
﹂，
狠
心
燒
掉
了
，
現
在
已
不
止

成
為
香
港
五
台
獨
有
珍
品
，
而
且
還
因
此
打
造
成
香
港

電
台
第
五
台
獨
一
無
二
的
另
類
風
格
，
主
持
人
的
識

見
，
才
真
令
人
欽
敬
。

這
節
目
，
精
神
上
不
知
慰
藉
了
好
幾
代
的
老
人
家
。

粵
曲
節
目
更
因
此
留
住
了
幾
代
粵
劇
曲
迷
和
戲
迷
，
今

日
眾
多
粵
劇
團
能
夠
連
場
開
戲
，
第
五
台
推
動
曲
藝
的

努
力
，
實
在
居
功
不
少
。

上
述
粵
曲
還
可
貴
在
紀
錄
了
上
世
紀
前
五
十
年
代
生

活
的
精
神
面
貌
，
香
港
近
十
多
年
來
，
創
作
人
一
窩
蜂

落
筆
政
治
爭
拗
，
就
完
全
忽
略
了
這
類
倫
理
生
活
題

材
。我

們
天
天
強
調
﹁
多
元
化
﹂，
可
是
傳
媒
報
道
的
娛

樂
消
息
，
已
幾
乎
狹
窄
到
全
是
影
視
天
地
，
連
半
點
劇

藝
空
間
都
欠
奉
，
這
又
何
來
多
元
？
小
眾
娛
樂
之
所
以
為
小

眾
，
不
外
小
在
沒
人
推
廣
，
不
為
人
知
；
就
以
粵
劇
來
說
，
年

輕
人
便
因
為
接
觸
不
到
才
無
從
喜
歡
，
可
是
今
日
因
偶
然
接
觸

而
愛
上
粵
劇
的
年
輕
人
，
就
多
過
任
何
年
代
，
不
信
請
查
看
一

下youtube

，
便
知
道
粵
劇
學
院
學
生
，
少
不
過
鋼
琴
芭
蕾
舞
學

生
。話

說
回
頭
，
光
看
上
述
那
些
粵
曲
名
字
，
便
可
推
知
題
材
比
今

日
來
得
廣
泛
，
並
非
全
是
什
麼
公
侯
將
相
才
子
佳
人
，
已
不
單

止
是
娛
樂
產
品
，
作
為
文
化
研
究
，
也
是
有
跡
可
尋
不
可
疏
忽

的
重
要
部
分
，
，
雖
然
往
後
同
時
代
類
似
題
材
的
粵
語
流
行
曲

也
不
少
，
但
是
總
不
如
清
一
色
中
樂
拍
和
的
粵
曲
更
具
本
土
意

義
，
說
到
文
物
保
育
，
放
到
第
一
位
置
亦
不
為
過
。

采風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2012年1月5日(星期四)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好一個文化保育節目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梁
山
泊
山
寨
，
勞
師
動
眾
，
不
惜
殺
死
無

辜
的
小
衙
內
，
斷
了
﹁
美
髯
公
﹂
朱
仝
後

路
，
為
的
是
逼
朱
節
級
上
山
﹁
聚
義
﹂。

︽
水
滸
傳
︾，
有
很
多
﹁
逼
上
梁
山
﹂
的
故

事
，
像
八
十
萬
禁
軍
教
頭
﹁
豹
子
頭
﹂
林

沖
，
若
非
被
高
俅
父
子
害
到
家
破
人
亡
，
若
非
陸

謙
火
燒
草
料
場
把
他
置
於
死
地
，
林
教
頭
走
投
無

路
，
才
雪
夜
上
梁
山
。

然
而
，
朱
仝
﹁
逼
上
梁
山
﹂，
乃
﹁
及
時
雨
﹂
宋

江
授
意
，
﹁
智
多
星
﹂
吳
用
設
計
，
夥
同
﹁
黑
旋

風
﹂
李
逵
、
﹁
插
翅
虎
﹂
雷
橫
行
事
所
致
，
並
非

常
言
之
﹁
官
逼
民
反
﹂。

且
說
朱
仝
、
吳
用
、
雷
橫
三
人
別
過
﹁
小
旋
風
﹂

柴
進
，
前
往
梁
山
泊
山
寨
，
由
於
朱
仝
揚
言
與
黑

鐵
牛
誓
不
干
休
，
吳
用
只
好
留
低
李
逵
這
潷
﹁
蘇

州
屎
﹂
在
柴
大
官
人
莊
上
。

李
逵
在
柴
大
官
人
莊
上
，
轉
眼
住
了
個
多
月
。

忽
然
有
一
日
，
有
人
氣
急
敗
壞
來
到
莊
上
，
把

一
封
信
交
給
柴
進
，
柴
進
看
了
，
大
驚
道
：
﹁
既

是
如
此
，
我
只
得
去
走
一
遭
。
﹂

一
旁
的
李
逵
聽

，
連
忙
問
發
生
甚
麼
事
？

柴
進
說
是
叔
叔
柴
皇
城
，
住
在
高
唐
州
，
今
被
州
知
府
高

廉
的
妻
舅
殷
天
錫
要
霸
佔
柴
家
花
園
，
柴
皇
城
一
氣
之
下
，

臥
病
在
床
，
早
晚
性
命
不
保
，
﹁
必
有
遺
囑
的
言
語
吩
咐
，

特
來
喚
我
。
叔
叔
無
兒
無
女
，
必
須
親
身
去
走
一
遭
。
﹂

李
逵
在
柴
進
莊
上
住
悶
了
，
聽
柴
大
官
人
這
麼
一
說
，
嚷

要
陪
柴
進
前
往
高
唐
州
，
也
好
走
動
走
動
。

本
來
，
柴
進
亦
知
李
逵
為
人
魯
莽
，
易
生
事
端
，
但
因
叔

叔
之
事
分
了
心
，
未
及
三
思
，
而
且
有
黑
鐵
牛
隨
行
，
多
了

一
個
既
打
得
又
嚇
得
的
跟
班
，
何
樂
不
為
，
遂
答
應
讓
李
逵

陪
同
前
往
高
唐
州
。

行
行
重
行
行
，
不
消
一
日
，
柴
進
一
行
人
已
到
達
高
唐

州
，
直
奔
柴
皇
城
府
上
。

柴
大
官
人
留

李
逵
和
從
人
在
外
面
廳
房
，
自
己
逕
入
臥

室
看
視
叔
叔
，
看
見
柴
皇
城
只
得
半
條
人
命
的
樣
子
，
不
由

得
悲
從
中
來
，
坐
在
榻
前
，
放
聲
慟
哭
。

柴
皇
城
的
繼
室
聞
聲
出
視
，
看
見
柴
進
如
此
傷
心
，
連
忙

勸
解
。
柴
大
官
人
止
了
哭
，
問
繼
嬸
到
底
發
生
甚
麼
事
？

事
緣
高
唐
州
新
任
知
府
高
廉
，
兼
管
本
州
兵
馬
，
乃
高
太

尉
︵
高
俅
︶
的
叔
伯
兄
弟
，
仗
勢
無
所
不
為
。
高
廉
上
任

時
，
妻
舅
殷
天
錫
隨
行
。
有
獻
殷
勤
的
人
，
向
殷
天
錫
﹁
報

料
﹂，
說
道
柴
皇
城
府
上
後
花
園
美
輪
美
奐
，
亭
臺
樓
閣
、
水

榭
花
卉
，
一
應
俱
全
。
殷
天
錫
帶
了
二
三
十
人
前
來
觀
看

後
，
要
把
柴
皇
城
一
家
驅
走
，
自
己
入
住
。
柴
皇
城
與
殷
天

錫
理
論
，
並
表
示
柴
門
有
先
朝
︽
丹
書
鐵
券
︾，
君
上
亦
讓
幾

分
。
但
殷
天
錫
恃
勢
凌
人
，
不
理
會
甚
麼
︽
丹
書
鐵
券
︾，
糾

眾
毆
打
柴
皇
城
一
頓
。
柴
皇
城
被
打
，
且
受
了
一
肚
子
氣
，

遂
臥
病
在
床
。

此
︽
丹
書
鐵
券
︾，
緣
於
當
年
天
下
本
屬
後
周
柴
氏
，
趙
匡

胤
﹁
黃
袍
加
身
﹂
得
天
下
，
授
柴
門
以
︽
丹
書
鐵
券
︾，
此

︽
丹
書
鐵
券
︾，
形
同
﹁
免
死
金
牌
﹂，
柴
門
後
人
犯
了
罪
，
也

免
受
懲
罰
。

且
說
柴
進
聽
罷
事
因
，
遂
準
備
叫
人
返
滄
州
取
︽
丹
書
鐵

券
︾
前
來
，
與
殷
天
錫
理
論
打
官
司
。

柴
大
官
人
千
不
該
萬
不
該
，
不
該
把
殷
天
錫
糾
眾
毆
打
柴

皇
、
蓄
意
奪
園
之
事
告
訴
魯
莽
粗
暴
的
李
逵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七
一
︶

探望叔叔
韋基舜

琴台
客聚

大
約
在
七
二
、
七
三
年
開
始
，
香

港
﹁
無

﹂
曾
連
續
十
年
都
在
農
曆

新
年
時
錄
播
日
本N

H
K

台
的
﹁
紅
白

歌
﹂
大
賽
，
香
港
當
年
流
行
音
樂
成

了
市
民
大
眾
主
要
娛
樂
，
繼
六
十
年

代
末
全
港
盛
行
台
灣
時
代
曲
高
潮
後
，
本
港

流
行
曲
勢
力
未
強
盛
，
於
是
最
受
歡
迎
的
是

聽
日
本
歌
︵
實
則
也
是
由
台
灣
流
行
曲
帶

來
，
因
台
曲
很
多
是
翻
唱
日
本
歌
，
形
成
後

來
直
接
聽
日
本
歌
是
時
髦
風
氣
︶。
每
年
元

旦
前
除
夕
夜
的
日
本
﹁
紅
白
歌
大
賽
﹂
是
他

們
歌
壇
的
每
年
檢
閱
，
香
港T

V
B

便
在
農
曆

新
年
每
年
轉
播
，
也
成
了
香
港
人
的
一
個
大

節
目
，
曾
試
過
兩
年
更
不
作
轉
播
而
在
除
夕

夜
派
隊
赴
東
京
作
現
場
直
播
，
在
港
也
引
起

過
高
潮
。

七
十
年
代
初
起
，
像
俺
這
曾
在
日
本
住
過

之
人
便
應
︽
明
周
︾
周
刊
要
求
，
每
年
十
二

月
初
在
周
刊
率
先
譯
訊
登
出
除
夕
夜
入
選

﹁
紅
白
歌
﹂
的
男
女
歌
手
名
單
及
所
選
唱
歌

曲
。
筆
者
則
長
期
訂
閱
注
重
娛
樂
消
息
的
日

文
報
章
，
一
見
報
後
即
搶
譯
刊
出
，
比
包
辦

轉
播
的
無

電
視
宣
傳
部
所
報
道
的
曲
訊
，
年
年
快

一
步
，
因
此
也
成
了
當
時
同
類
訊
息
之
權
威
。
因
為

日
本
的
︽
報
知
新
聞
︾
和
︽
日
刊Spors

︾
兩
份
日
報

是
每
年
搶
先
公
布
此
名
單
，
本
人
訂
閱
此
兩
報
就
可

照
譯
搬
字
過
紙
。

無

每
年
播
﹁
紅
白
歌
﹂
助
長
了
推
廣
日
本
風
歌

曲
的
潮
流
，
連
續
約
十
多
年
後
，
香
港
粵
語
流
行
曲

興
起
更
風
行
內
地
港
台
東
南
亞
，
踏
入
九
十
年
代
無

這
轉
播
日
本
﹁
紅
白
歌
﹂
之
風
才
中
止
，
到
二
○

○
五
年
香
港
電
視
台
開
始
有
轉
播
每
年
除
夕
中
央
電

視
的
﹁
春
節
聯
歡
晚
會
﹂
了
。
這
﹁
春
晚
﹂
一
如
日

本
的
﹁
紅
白
歌
﹂，
是
中
國
娛
圈
之
每
年
檢
閱
台
，
被

選
邀
上
﹁
春
晚
﹂
的
各
地
藝
人
都
會
升
價
十
倍
，
因

為
此
節
目
全
國
播
映
，
全
國
有
十
億
觀
眾
收
看
，
所

以
此
夜
的
廣
告
費
也
是
全
國
最
貴
，
採
公
開
競
投
形

式
每
十
秒
廣
告
費
往
往
超
過
五
億
元
，
成
了
中
央
電

視
每
年
最
高
收
入
來
源
。

﹁
春
晚
﹂
前
身
是
北
京
主
催
，
初
期
目
標
觀
眾
是

東
北
和
北
方
觀
眾
，
所
以
很
多
節
目
是
北
方
相
聲
滑

稽
戲
等
等
，
演
小
品
的
名
藝
人
趙
本
山
成
了
主
力
，

在
他
帶
動
之
下
，
他
的
徒
弟
輩
宋
丹
丹
、
小
瀋
陽
等

都
成
了
全
國
紅
人
，
但
一
如
﹁
紅
白
歌
﹂，
趙
本
山
本

人
也
嘆
說
近
年
收
視
率
亦
漸
漸
低
落
了
。
今
年
的

﹁
央
視
﹂
之
﹁
春
晚
﹂
香
港
電
視
台
有
無
直
播
呢
？

「紅白歌」與「春晚」
阿　杜

杜亦
有道

越
來
越
懷
疑
，
什
麼
是
﹁
成
功
﹂
？

怎
樣
才
稱
得
上
﹁
傑
出
﹂
？
﹁
富
有
﹂

的
門
檻
在
哪
裡
？

諸
如
此
類
的
問
題
，
反
覆
糾
纏
的
結

果
，
終
於
又
引
伸
到
亙
古
以
來
便
煩
擾

人
類
的
問
題
：
人
會
滿
足
嗎
？
怎
樣
才
會
滿

足
？
滿
足
後
的
人
是
一
種
怎
樣
狀
態
的
？

我
不
是
飽
食
終
日
，
無
所
事
事
，
又
來
務
虛

一
番
、
哲
學
一
番
。
上
述
那
些
問
題
，
其
實
是

由
一
個
很
現
實
的
問
題
引
發
：
﹁
為
何
一
些
大

企
業
都
逐
漸
放
棄
了
本
身
應
負
的
社
會
責

任
？
﹂

商
人
和
商
業
機
構
中
，
很
多
唯
利
是
圖
，
置

公
益
於
不
顧
，
但
是
，
過
去
也
有
不
少
在
發
展

事
業
之
餘
，
兼
顧
弱
勢
社
群
，
回
饋
社
會
。
可

惜
，
這
一
類
的
良
心
企
業
越
來
越
少
，
為
什

麼
？我

認
為
是
地
域
界
限
打
破
之
過
，
全
球
化
現

象
越
普
及
，
貧
富
懸
殊
的
距
離
也
越
遙
闊
。
機

構
如
是
，
個
人
也
如
是
。

過
去
，
交
通
不
發
達
的
時
候
，
人
的
交
往
受
地
理
環

境
限
制
，
事
業
發
展
和
財
富
積
累
，
比
較
容
易
滿
足
。

舉
例
說
，
當
一
個
人
已
是
那
條
村
的
首
富
，
於
願
已

足
，
不
必
再
花
太
多
心
思
去
和
其
他
人
比
較
。

於
是
，
一
方
面
要
繼
續
賺
錢
的
動
力
稍
為
鬆
懈
，
讓
其

他
人
有
更
多
空
間
；
另
一
方
面
，
也
開
始
分
心
去
建
立

名
聲
、
回
饋
社
會
。

今
時
今
日
，
財
富
恐
怕
不
會
再
滿
足
了
。
你
第
一
次
躋

身
全
國
一
百
名
富
豪
之
列
，
沾
沾
自
喜
之
餘
，
當
然
立

志
要
晉
身
前
五
十
名
；
當
你
如
願
以
償
之
後
，
又
想
成

為
亞
洲
首
富⋯

⋯

機
構
的
發
展
也
一
樣
。
過
去
，
當
你
是
本
地
第
一
廠
，

你
已
躊
躇
滿
志
。
如
今
，
你
想
打
入
全
球
五
百
強
、
然

後
又
一
百
強
。
當
然
，
要
不
斷
為
公
司
裁
員
、
瘦
身
，

賺
最
大
的
利
潤
。

都是全球化的錯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就
算
未
見
過
真
的
狼
，

相
信
也
會
看
過
狼
狗
。
但

是
狽
是
怎
樣
的
？
恐
怕
現

代
人
都
未
曾
看
過
。
狽
在

古
書
中
，
說
是
狼
屬
，
生

子
缺
一
或
二
足
，
所
以
不
能
行

動
，
要
走
動
就
需
﹁
駕
兩
狼
﹂，

所
以
用
這
兩
個
字
來
比
喻
艱
難

窘
迫
說
是
狼
狽
不
堪
，
或
者
以

狼
性
兇
惡
來
說
狼
狽
為
奸
。
狽

能
駕
馭
狼
，
是
不
是
表
示
狽
比

狼
更
兇
狠
？
若
然
，
狽
為
什
麼

消
失
呢
？
大
概
是
獵
人
獵
狼

時
，
狼
逃
走
了
，
狽
就
不
能
動

了
。古

代
有
﹁
狼
卜
食
﹂
的
說

法
，
因
為
傳
說
狼
在
覓
食
前
，

會
先
卜
方
向
。
據
說
狼
要
到
很
遠
的
地
方

尋
找
食
物
時
，
先
倒
立
來
確
定
方
向
。
所

以
獵
人
在
狩
獵
時
，
最
喜
歡
遇
到
狼
，
因

為
這
表
示
附
近
一
定
有
很
多
獵
物
。

明
朝
有
個
﹁
中
山
狼
﹂
的
故
事
，
說
一

匹
狼
被
獵
人
追
逐
，
有
個
東
郭
先
生
把
狼

救
了
，
狼
卻
要
吃
他
。
東
郭
先
生
認
為
狼

忘
恩
負
義
，
便
去
找
杏
樹
和
牛
來
評
評

理
。
杏
樹
說
它
以
前
產
很
多
杏
子
時
，
人

人
愛
它
，
如
今
老
了
不
結
杏
了
，
人
人
都

想
砍
伐
它
來
當
柴
燒
。
牛
說
以
前
年
輕
力

壯
時
，
農
民
都
依
賴
牠
來
耕
種
，
現
在
老

了
之
後
，
農
民
就
想
殺
了
牠
來
做
肉
乾
和

皮
革
。
杏
和
牛
都
追
問
，
這
算
不
算
忘
恩

負
義
？

綜
觀
世
界
各
地
的
現
代
企
業
，
是
不
是

都
有
﹁
中
山
狼
﹂
的
影
子
？
在
企
業
之

中
，
除
了
狼
之
外
是
不
是
還
有
很
多
狽
存

在
？
現
代
企
業
的
狼
狽
為
奸
，
弄
到
現
代

的
打
工
仔
，
面
對
經
濟
不
好
時
就
不
得
不

狼
狽
不
堪
了
。

狼
與
狽
，
不
管
在
森
林
和
原
野
裡
看
不

看
得
到
，
現
代
世
界
卻
隨
處
可
見
！

狼與狽
興　國

隨想
國

真
的
很
諷
刺
，
︽
天
與
地
︾
從
一
開
始
就

風
格
獨
特
，
寫
實
兼
寫
意
，
主
題
深
刻
，
乃

超
越
近
期
電
視
劇
模
式
的
創
新
之
作
，
但
在

播
出
時
收
視
低
迷
，
也
不
受
主
流
觀
眾
重

視
。
如
今
一
傳
被
禁
，
卻
突
然
成
為
人
們
熱

捧
的
對
象
，
真
的
如
電
視
劇
本
身
所
批
評
般
，
﹁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都
被
環
境
訓
練
到
好
似
倒
模
出
來
一

樣
。
﹂

香
港
是
個
很
自
由
的
社
會
，
不
能
說
沒
有
選
擇
；

然
而
，
有
自
由
而
沒
有
選
擇
或
放
棄
選
擇
或
無
法
選

擇
，
才
是
真
正
的
可
悲
。
因
為
人
們
都
成
為
金
錢
的

奴
隸
了
。

與
其
說
︽
天
與
地
︾
蘊
含
政
治
隱
喻
，
不
如
說
他

諷
刺
的
是
麻
痺
了
的
大
眾
神
經
，
是
懼
怕
改
變
、
不

思
進
取
的
保
守
價
值
觀——

包
括
我
們
在
潛
移
默
化

中
接
受
的
所
謂
主
流
思
維
：
金
錢
是
萬
能
的
。
為
了

金
錢
，
男
人
女
人
可
以
坦
然
販
賣
色
相
；
要
朋
友
幫

你
，
不
是
因
為
信
任
，
而
是
把
其
親
人
當
人
質⋯

⋯

冷
漠
成
為
人
們
的
固
有
表
情
，
善
良
者
最
終
被
吃

掉
。
在
廿
九
集
，
曾
經
想
做
好
人
但
不
得
志
而
變
了

壞
人
的
劉
俊
雄
回
應
工
會
前
輩
勸
諭
的
話
更
發
人
深

省
，
他
施
施
然
地
說
：
﹁
你
不
覺
得
這
個
城
市
，
不
歡
迎
那

些
好
人
嗎
？⋯

⋯

大
家
都
只
是
接
受
一
些
偽
善
的
人
，
反
而

那
些
好
人
，
他
們
會
怕⋯

⋯

﹂

所
以
，
看
盡
世
情
的
電
台
老D

J

才
說
：
﹁
看
看
我
們
這
個

城
市
是
怎
麼
樣
的
？
除
了
錢
這
個
字
之
外
，
我
們
已
經
不
懂

得
分
辨
何
謂
是
非
黑
白⋯

⋯

﹂

歷
史
也
常
有
驚
人
的
相
似
，
幾
年
前
構
思
的
︽
天
與
地
︾

居
然
跟
今
日
的
香
港
現
實
如
此
﹁
巧
合
﹂，
原
來
我
們
的
社
會

沒
有
進
步
。
其
實
，
在
︽
天
與
地
︾
提
出
的
問
題
，
在
特
首

競
選
中
也
觸
及
，
梁
振
英
的
﹁
穩
中
求
變
﹂，
唐
英
年
的
﹁
告

別
冷
漠
﹂，
乃
至
泛
民
兩
人
的
﹁
人
文
精
神
﹂
等
等
，
跟
劇
集

主
題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所
以
，
雖
然
極
不
喜
歡
以
﹁
吃
人
﹂
作
引
子
，
但
我
還
是

從
中
感
受
到
正
能
量
。
因
為
無
論
是
激
情
的
吶
喊
、
無
奈
的

哀
鳴
，
還
是
豪
情
的
呼
籲
，
它
的
結
局
有
報
應
、
有
醒
悟
、

有
諒
解
和
包
容
，
極
端
的
極
端
之
後
，
往
往
就
走
向
平
和
。

﹁
年
歲
增
長
，
無
法
修
補
，
青
春
的
詩
總
會
老⋯

⋯

﹂
但

願
搖
滾
的
歌
聲
喚
醒
天
與
地
。
這
也
是
我
對
二
○
一
二
年
的

期
望
。 但願喚醒天與地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有信息說，中國的第四次單身浪潮已經來臨，
在不少城市，「未婚人口老齡化」與「離婚

人口年輕化」並存，未婚率和離婚率上升，並且
是文化越高離婚率越高。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
前北京和上海的單身男女已經衝破百萬。近期的
研究結果則表明，主動選擇單身的「單女」明顯
增多，有30.35%的單身女性為求安全感存錢買
房，比例超過購物和美容。顯然，如果以往人們
單身是出於被迫和無奈，那麼現在城市單身男女
中有許多是由於自願。
我們還是來看幾個單身者的故事吧。小蔣，

男，29歲，武漢一家報紙的時政版編輯，月薪
5000元。他大學畢業來到武漢已7年了，7年裡交
過兩個女朋友，第一個9個月，第二個只有三個星
期。和第一個女友在一起時幾乎天天吵架，她有
時吵 吵 就跑出去，小蔣拉過兩次，以後就懶
得管了。後來女友意外懷孕，小蔣叫她去醫院，
她不同意。那一次他們吵得很兇，小蔣喝了點
酒，早上醒來發現女友躺在沙發上口吐白沫，立
刻送去醫院，她吃了整瓶安眠藥。孩子流產了，
他們也分開了。小蔣給了她所有的積蓄並買了飛
機票，送她回老家休息。後來有朋友說在武漢又
看見過她，但小蔣沒見過。
阿蕙，女，今年27歲，廣州一家銀行的部門經

理。工作起來很忙，每天很晚才下班回家。24歲
那年特別想結婚，一年時間裡談了3個男朋友，最
後一個都到了雙方家長見面的程度，可還是沒嫁
成。她自己解釋說：原因應該還是沒碰到有緣人
吧，當然自己也有不對的地方，我想我是又想湊
合又不甘心，再等等看吧，也許合適的人在下個
街口就能遇見哩。
張海強，男，今年30歲，在天津做旅行社廣告

工作。每天朝九晚五上班，生活很苦悶，兩年前
在同事的生日聚會上遇到小茵，幾天後兩人就住

到了一起。他們從來沒有說過你愛我，我愛你，
關係更像是同居夥伴，而不是戀人，有時他陪她
去商場逛逛，有時她陪他去看看足球比賽。第二
年秋天，她找到了一個可以結婚的人，直到最後
他才知道。但他很平靜，幫她把行李搬到樓下。
他知道自己生活出問題了，但究竟錯在哪裡，他
想不明白。他很寂寞，但好像又無法去愛哪個
人，時下的女人都很現實，他覺得和她們沒辦法
產生愛情。
劉女士，今年36歲，北京一家大型國企的人事

部門主管。劉可謂單身女的中堅派，年輕時尋尋
覓覓也忙忙碌碌，事業上算有所成，閒暇時還寫
點散文、詩歌，常在一些雜誌和晚報上發表。她
在擇偶上不想含糊——模樣要帥、個頭要高、工
作單位要好，還要愛好文學，這樣一起生活才不
會枯燥。可照 這標準找了好些年，沒一個合格
的。自己最好的年月也過去了，但她對自己目前
的狀態並無不滿，她有房有車，安享單身生活。
當然，有時在父母的催促下去參加大齡男女相親
會，可總是無果而回。
在車水馬龍的城市裡，在酒吧夜夜笙歌的旋律

中，在單身公寓銷售火爆的背後，在健身房人潮
如湧的今天，在沒有家庭牽掛的俊男靚女相聚甚
歡之時，單身男女們以輕鬆、灑脫的個性，宣示
和演繹 「單身，我喜歡的生活方式」。這些不願
進入婚姻圍城或從圍城裡跑出來的人，把自己從
人流中剝離出來，行進在社會主幹道旁的另一條
路上，形成了新的群體部落。他們再也不像過去
的單身者那樣無精打采，那樣灰頭土臉，他們不
少人活的有聲有色，優雅自在。一些大城市的單
身俱樂部，開始時是為了給嚮往婚姻的男女提供
相識的機會與交往場所，是為了婚姻做鋪墊做預
備，但慢慢地被變成了優遊娛樂、悠然自得的單
身者天堂。喜歡文學的劉女士這樣記述一個周

末：「今天早晨醒來，眼前一亮，望窗外，原來
老天如羞澀的傷心少女，默默地落了許多的雪，
天地一片潔白。心情大好，唱 歌跑到廚房沖了
一杯咖啡。當然牙就不刷了，反正是單身，舒服
第一。一會，電話響了，是同樣單身的女友們相
邀打雪仗，雖然外面很冷、路況差，但為什麼不
去呢？挑選出一套保暖、輕便的行頭武裝好，出
發！」
但是，單身男女們真的總是這樣其樂陶陶、優

哉遊哉、快意無限嗎？他們和她們真的打算一輩
子就這樣「耍單」了？每天黃昏下班時分，當萬
家燈火點亮，看 別人給愛人打電話商量晚飯吃
什麼，或者把電腦一關匆匆往家趕的背影，他
（她）們心裡不會陡然升起一種嫉妒中夾雜 失落
的感覺嗎？不會由衷覺出一種寂寞和孤冷嗎？其
實，許多單身者都有這種感覺，看到別人夫妻卿
卿我我一起逛商場或者去菜場，想 自己孤身一
人，難免心酸眼熱；在公交車上聽別人在手機裡
與家人約到哪裡吃飯，自己卻孤單影隻，灰霧般
的悲涼與惆悵會一剎那堵住胸口。
這些複雜的心理感受別人是難以體會的，單身

者也輕易不與外人道。從人的自然屬性、生理和
心理需要，特別是感情的歸屬考
慮，人都是需要一個伴侶的；而
從人的社會性和人身安全等方面
來說，人還是以尋覓到一個知心
愛人結婚為最好的。在觥籌交錯
的酒吧裡，在單身俱樂部的郊外
午餐或晚會上，有多少人能真心
說自己是喜歡獨身生活的？有人
高唱我單身我快樂，可他或她真
的快樂嗎？看一看，想一想，在
他（她）們快樂的面容下，有多
少難以道出的寂寥和酸楚。那些
外表剛強、一臉嚴肅的大齡剩
男，看 矜持穩重，其實內心深
處是多麼盼望找到一個知情達
理、溫柔賢淑的女人呀；那些漂

亮、優雅，臉上寫滿驕傲與不屑，經常光顧高檔
商店和美容店的剩女們，雖然總能為單身找到理
由，但也許在這些理由的背後，掩藏 的是對於
愛的期待、愛的想像、愛的恐懼。
在他們和她們的過往生活和心底深處，曾經有

過多少纏綿悱惻悲歡離合的故事，又潛伏 多少
情感的渴求、寂寞與無奈呢？人體科學和醫學研
究表明，人的健康狀況跟其生活習慣密不可分，
對於30多歲的單身者來說，單身對其壽命的不利
影響與吸煙、酗酒相若。有醫學專家指出，以前
流行的理論是單身只對男性有害，但實則單身的
負面作用不分男女，一些大城市醫院的醫療資料
顯示，近年來女性宮頸癌、乳腺癌、卵巢癌患者
低齡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30歲左右的患者已不
罕見，在這些低齡患者中，單身者的比例顯著高
於已婚者。所以，「單身貴族」其實不「貴」，
「快樂單身」更難快樂，長期的單身生活，無異於
給生命和身體埋下巨大隱患。但是，在這個為權
勢、金錢和過多慾望驅使的年代，在萬頭攢動、
形形色色的人潮中，誰是我們的愛人呢？誰能夠
給我們勇氣和力量告別單身？我們怎樣才能找到
那個可以把心靈、感情和生命全部託付的人？

單身憂樂惟自知


